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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在南国的茂密绿植

间蜿蜒，热风从车窗缝隙钻进来，

带着海的咸腥与草木的燥热。绿草

在路边疯长，像是要把所有的生机

都铺展到天边，可我心里却沉甸甸

的，装着1279年的那场血色海战。

车窗外的喧嚣越盛，心底的肃穆越

浓，我知道，前方不只是一片海湾，

更是一个王朝的终点，一个民族的

精神坐标。

曾有一种说法或是一种观点：

崖山海战后无中国。尽管此说片

面，但我确实想弄清到底是一种什

么样的海战让人在思想上受到如

此重击？

拐进崖山古战场文旅纪念馆，

第一眼便被那艘巨型古船造型震

撼。它以战船为形，昂然立于蓝天

之下，被浓绿的树木环拥，船身高

且长，只开一门，走近才知，这便是

纪念馆的大门。它悬在半空，又似

飘荡海面，像一艘不肯沉没的魂

船，载着南宋最后的灯火，在时光

里静静停泊。风穿过船舷，仿佛还

能听见七百多年前的帆声、桨声、

呐喊声。

步入正气广场，一方传国玉玺

造型的雕塑巍然矗立，象征着国家

威仪与山河正统。身后是仿古宫阙

的九龙壁，九条龙腾挪游弋，鳞爪

飞扬，似要破壁而出，却终究挽不

回一个王朝的倾颓。向左慢步，芙

蓉树影婆娑，路旁几尊诗碑静静伫

立，引人驻足吟诵。其一为田汉诗

碑，笔墨沉郁；其二是伟人手书文

天祥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

丹心照汗青”，书法与原诗略有几

字差异，却丝毫不减诗意的磅礴与

书法的雄浑，那一笔一画，都是刻

在骨血里的气节。

纪念馆内，一个巨大的“慈”

字格外醒目，引人无限遐想。那是

为赵昺帝之母杨皇后所立，临安

陷落，帝后流亡，生死未卜的岁月

里，她依旧坚守母仪，教子习理、

心存家国。一个“慈”字，是对一位

乱世母后的褒奖，更是对乱世中

不灭人伦的纪念。纪念堂里，南宋

八君子画像高悬，壮士君子的风

骨令人敬仰，而一尊女性塑像更

让我久久伫立。当地一位平凡母

亲，听闻幼帝在此建宫护国，毅然

送子入伍，为让儿子心无旁骛、誓

死护主，她决然投海自尽，以生命

成全忠义。平凡的母亲，伟大的魂

魄，让崖山的悲壮，多了一抹温柔

而坚韧的底色。

展厅里，三位英雄的故事，撑

起了南宋最后的脊梁。

张世杰，南宋最后一位杰出将

领。他本是元将张柔麾下倚重之

将，因保全部下触犯军规，星夜投

奔南宋，从此以一身孤勇，护佑流

亡朝廷千里南逃。从福州到泉州，

从湛江到崖山，他是南宋水师的主

心骨，是二十万军民的希望。崖山

海战溃败后，他率残部突围，本欲

远赴海外，再立赵氏、复我河山，却

在海上遭遇超强台风，船队倾覆，

这位铁骨铮铮的将军，最终葬身海

浪，以死殉国。

陆秀夫，南宋最后一位宰相。

水城将破、大势已去之际，他先逼

妻女投海，不愿家人受辱于敌手，

而后背起年仅八岁的小皇帝赵

昺，怀揣国玺，纵身跃入苍茫大

海。那一跃，斩断了南宋的最后一

缕炊烟，也铸就了华夏文明最悲

壮的气节。

文天祥，两次被元军俘虏，一

次兵败脱逃，继续奔走抗元；二次

被俘后，在这次海战中被囚于战船

之上，目睹元军攻破崖山、南宋覆

灭。他身处囚笼，心向故国，威逼利

诱不改其志，铁窗苦海不夺其节，

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为穿越

千年的精神绝唱。

站在观崖亭上，我极目远眺，

眼前便是当年的古战场。昔日的血

色海滩，如今已成碧绿草毯，百姓

的小楼点缀其间，炊烟袅袅，安宁

祥和。海水静如碧玉，崖山苍翠欲

滴，海中船艇往来穿梭，一派太平

景象。一座高速公路大桥横跨崖门

两岸，如一把巨大的竖琴，既牵起

了两岸的烟火，又弹响着激越的时

代乐章。可我知道，这片平静的海

面下，沉睡着十万忠魂，埋藏着一

段令人扼腕的历史。

崖门的独特地形，是整场战役

的核心，也是南宋覆灭的宿命。这

里是珠江支流潭江与西江的出海

口，东为崖山，西为汤瓶山，两山对

峙，中间狭窄水道便是崖门海口，

如同一道天然大门。内侧是开阔的

银洲湖，可容千艘战船停泊；外侧

直通南海，唯一的出海通道便是崖

门窄口，一旦封锁，便成绝地。崖山

一侧滩涂平坦，可建行宫、军营、粮

仓，却山地狭小、毫无战略纵深，陆

地退路极易被切断。看似易守难

攻，实则是一口巨大的活棺，将二

十万南宋军民，困在了进退无路的

封闭水域。

我心中始终盘旋着一个疑问：

南宋二十万众，元军仅两万人，这

场兵力悬殊的海战，南宋为何一败

涂地？

翻阅历史的残卷，答案清晰而

残酷。南宋的二十万人，多是宫女、

官员、百姓，真正能战的士兵不过

数万，军心涣散、战乱频仍之际逃

兵不断，早已是强弩之末。而元军

两万将士，皆是水师精锐，作战经

验丰富，更掌控着沿海所有陆地据

点，切断了南宋的一切补给。

更令人唏嘘的是，这场决战，

竟是一场“张氏内战”。元军主帅张

弘范，是张柔第九子；而张世杰，曾

是张柔最倚重的将领。同源而出，

却各为其主，在崖门海面，展开了

一场决定王朝命运的生死对决。

张世杰的决策，埋下了战败的

祸根。他主动放弃扼守崖门窄口的

天险，将全军撤入银州湖，又用铁

索将千余艘战船连环捆绑，筑成水

上堡垒，只为防止士兵逃亡、抱团

死守。岸上粮草囤积，却无重兵守

护，看似稳固，实则破绽百出。

张弘范则精准抓住要害，步步

紧逼。他先遣战船封锁崖门海口，

锁死南宋海上退路；再命副帅李恒

从陆路攻占崖山营地，烧毁宋军粮

仓，二十万军民瞬间断粮断水，只

能饮用海水，上吐下泻、战力尽失。

火攻不成，便分兵合围，南北佯攻

吸引注意力，中路精锐趁大雾突

袭，连环战船动弹不得，一破百破，

阵型瞬间崩溃。

围困、煎熬、突袭、溃败，1279

年正月到二月初六，短短几十天，

南宋最后的希望，熄灭在了崖门的

海浪里。陆秀夫负帝投海，十万军

民相随殉国，海面浮尸十余万，天

地为之变色。张世杰葬身台风，文

天祥从容就义，立国一百五十二年

的南宋，就此落幕。

海风拂过脸颊，带着咸湿的气

息，我弯腰在滩涂上捡拾，没有找

到木片与陶片，却拾起了满地的历

史与精神。七百年光阴流转，崖山

早已换了人间，当年的金戈铁马化

作今日的炊烟渔火，当年的血海波

涛变成如今的碧波荡漾。可那些忠

魂从未远去，那些气节从未消散，

它们融入了这片山海，刻进了民族

的基因。

我没有捡到有形的残片，却收

获了无形的瑰宝。崖山的风，是忠

义的风；崖山的海，是气节的海。那

场惊心动魄的海战，输的是王朝，

赢的是精神；二十万军民的殉国，

逝的是生命，不朽的是丹心。

驱车离去时，热风依旧，绿植

依旧，可我的心里，多了一份沉甸

甸的敬畏与力量。崖山不远，忠魂

常在，那些沉埋海底的故事，那些

镌刻在时光里的气节，永远是我们

前行路上，最明亮的光。

过泸定桥时，有女记者抓着同伴的

胳膊，一步一步蹭过摇晃的桥面。木板缝

隙间，河水翻涌着浊黄的浪，让人头晕目

眩。而走进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那些

凝固在墙上的黑白面孔，又让所有人的

脚步沉了下去。没有人说话，只有讲解员

的声音在空旷的展厅里回荡，像一根细

线，把九十多年前的硝烟与此刻的静默

缝在一起。

午饭被冷碛镇杵坭村的歌声拦在了

门外。板板桥农家乐前，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吴清全带着山歌队，扯开嗓子就唱，那

调子高得能捅破天，又野得像是从石头缝

里长出来的。浙江潮新闻的记者姬臣举着

手机录了半晌，连饿都忘了。唱罢，大家又

围到农特产品展台前：黑木耳、羊肚菌、仙

桃——仙人掌结出的果子，青黄饱满，咬

一口，汁水甜得让人意外。泸定腊肉和羊

肚菌炖鸡端上桌时，满桌的筷子像雨点落

下，有人边吃边叹：“这趟，值了。”

真正让姬臣念念不忘的，是桐子林

村的仙桃基地。陡峭的山坡上，仙人掌挤

挤挨挨，高的已逾三米，矮的也有一人多

高。硕大的掌片顶端，挂满青黄淡绿的果

实，像一盏盏小灯笼。冷碛镇镇长阿依姆

站在烈日下，嗓音清亮：千亩基地，年产

千吨，产值八百万，人均增收六千元。更

让她自豪的是，仙桃挂面、仙桃啤酒、仙

桃包子，都拿到了有机认证书——这些

“浙江智慧”浇灌出的新芽，正在干热河

谷里倔强地生长。姬臣说，他头一回来四

川，头一回尝仙人掌果，那甜味让他记住

了泸定。

夕阳把磨西镇的屋檐染成金色时，我

们走进了幸福新村一号安置点。八十八栋

白墙灰瓦的楼房，安放着从“9·5”地震废

墟里迁出的村民。院子里有老人摇着蒲扇

聊天，孩子的笑声从楼道里涌出来。随后

的共和村，民宿藏在绿荫深处——树下艺

术民宿走的是简约明快的路子，温泉汤池

散落在花草间，客人拎着行李进进出出；

迷麓度假民宿则有私汤和泳池，海岛般的

慵懒气息让人恍惚忘了身处高原。记者们

一边拍摄，一边低声交谈：灾后的土地，竟

能开出这样鲜活的花。

第二天，采风团分两路。我随一分队

翻过折多山，去了甲根坝。青稞田在风中

翻涌成金色的海，塔公草原上，牧民的帐

篷旁停着几辆自驾车，摄影爱好者支着

三脚架等日落。而另一路传来的消息更

令人振奋——姑咱镇的数智化草莓植物

工厂里，日地村在特大泥石流后建起的

玻璃温室已经运转，无土栽培的草莓正

开着细碎的白花；鱼通刺绣非遗传习基

地里，年轻的绣娘们低头穿针，指尖下飞

出五彩的纹样。她们不再躲闪镜头，反而

抬起头，骄傲地展示自己的作品。

车驶入丹巴时，已是晚上8点40分

许。《四川农村日报》的左杉揉着腰苦笑：

“在甘孜当记者，坐车真是个体力活。”可

等嘉绒藏餐端上来——热拌鸡、酸菜炒

腊肉、坨坨牛肉——她立刻精神了，举着

筷子说：“每一餐都不同，但每一餐都好

吃。”晚餐过后，夜已深，走廊里却很安

静。我知道，每个房间里都亮着灯，有人

在剪视频，有人在写稿，键盘声和窗外的

虫鸣一起，织成高原的夜。

第三日清晨，丹巴景区的讲解员身

着嘉绒藏装登场，明媚的笑意大方地迎

向每一个镜头。记忆里，多年前遇见藏族

姑娘，她们常低头躲闪，而今却自信地介

绍起衣襟上的纹饰、头帕上的寓意。我

想，这份落落大方，是甘孜这些年飞速奔

跑所赠予的底气——年轻人走出去又走

回来，把自信种进家乡的土壤。随后走访

甲居藏寨，走访2025年入选联合国旅游

组织“最佳旅游乡村”的墨尔多山镇基卡

依村，每到一处，记者们记录的速度总也

赶不上惊叹的速度。浙江广电融媒中心

副主任孙婧一直走在最前面。她后来对

我说，这趟甘孜行，她只有一个感受——

“要早来”。她说，浙江的文旅经验可以移

植，但甘孜的魂魄是搬不走的：那雪山、

碉楼、山歌、刺绣，还有那些从灾后站起

来的村庄，都值得被更多人看见。

最后一站是藏家巧娘工坊。身着嘉绒

藏装的妇女们坐在长桌前，手指翻飞，编

着中国结和流苏。浙江的订单，四川的手

艺，指尖上翻出的是“守着家、抱着娃、挣

着钱”的日子。工坊墙上，挂着直播带货的

业绩：农特产品销售额六百万元，加工订

单一百四十万件。这些数字背后，是东西

部协作从“输血”到“造血”的转身，是大渡

河畔一朵朵悄然绽放的共富之花。

三天，海拔从一千三百米攀升至三

千七百米，车程累计超过六百公里。疲惫

总在抵达新处的瞬间被冲散。回头望，泸

定的铁索、康定的情歌、丹巴的古碉，还

有那些仙桃的甜、山歌的亮、绣线的韧，

都化作“问道”二字里沉甸甸的回响。问

道，问的是大地如何疗伤，问的是文化如

何新生，问的是千里之外的手如何与千

里之内的心握紧。车轮碾过高原的晨昏，

我们这些记录者，反倒被这片土地深深

记录——原来每一次采访，都是山水对

人的叩问。

◎罗文婕

八月末，川西碧空如洗。我们从

康定出发，一路向下，直奔泸定，去与

一支从成都而来的“浙川同行·寻美

乡村——问道甘孜”采风团汇合。车

窗外，大渡河在峡谷深处闪着碎银般

的光，山脊上的云影走得飞快，像是

赶着去赴另一场约。中午时分，在泸

定四湾观景台，我终于见到了那些扛

着“长枪短炮”的同行们。面孔里竟有

好几张是认得的——他们曾多次踏

进甘孜的雪山草原，走过十八个县市

的沟沟坎坎。此时，他们正对着兴康

特大桥举起镜头，脚下的大渡河水咆

哮如雷，而讲解员的声音被风撕成碎

片，又拼成“泸定近年”这四个字。阳

光毒辣辣地砸在每个人肩头，却没有

一个人躲进树荫。

甘孜问道

行走
川西

崖山拾残：七百年前的海与魂
◎胡庆和

历史文化

2026 年 7 月 19 日，星期六，

晴。我从广东阳江市乘车出发，海

风迎面吹，百余公里高速路，送我

奔赴崖山海战古战场。此行不为观

光，只为寻觅、只为捡拾几片遗落

七百年的残片——木片、陶片、时

光的碎片，更是一段沉埋海底的忠

魂与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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